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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看世界

都市幽默

! ! ! !同学会。主桌上，张处长、何总、
王主任们，相聊甚欢。
黄四默默地坐在一隅，偶尔和

坐在旁边的同学碰个杯，说句话。
张处长陪着何总过来敬酒了，

大家都站了起来。张处长大着舌头
说，何总现在事业做得很大咧，这是
我们老 !"#班的骄傲啊。来、来、来，
我陪何总敬敬大家。
张处长与何总，端着酒杯，挨个

碰杯。黄四也将杯子伸了过去，不知
道是离得远，还是张处长与何总都没
看见，没碰着。黄四讪笑笑，随便碰了
旁边的一只酒杯，然后一饮而尽。
几个同学又纷纷站起来回敬何

总，张处长一旁笑吟吟地陪着，让敬
酒的人也介绍介绍各自的情况。虽
然是老同学，很多人平常并无联系。
黄四忽然尿急，估计是啤酒喝

多了。前不久单位体检，他刚查出前
列腺有毛病，医嘱千万不能憋尿。
他犹疑着是等张处长与何总回

座之后，再去上厕所呢，还是马上就
去？人家正在敬酒，这时候离桌不礼
貌。黄四使劲憋着。

越憋越急。黄四正思忖着怎么
办，忽然包厢里走进一个保安，喊道：
“$%%%%%的车主在这里吗？请移下车。

移车？真是一个离开的好借口。
黄四闻声快速站了起来，向外走去。
同学们都疑惑地看着他。黄四

来不及解释，只匆忙丢下一句，“马
上就回。”
何总赤红着脸，看着黄四的背

影，忽然，想起了什么，把正要离去
的保安喊了回来：“你刚才说移车？
哪辆车要移？”
保安说，“车牌号$%%%%%啊。刚

才出去那人，好像就是去移车了吧？”

“你确定是 $%%%%吗？”何总瞪
着大眼，问。
保安点点头。
一旁的张处长笑着说，这么好

的车牌，想必是何总你的座驾吧？
何总白了张处长一眼，别开玩

笑了，我哪里能开得起那种豪车？！
我的车刚才就停在它旁边，是一辆
酱红色的宾利慕尚，我还特意绕着
它看了几眼呢。多好的车啊，我那辆
奔驰，在它面前简直就像个玩具。
何总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又

问张处长，刚才离开的那位同学，
叫、叫什么来着？
张处长迟疑着说，好像是黄……
旁边有人答，“黄四。”
黄四，黄四，嗯，我想起来了。哎

呀，这小子现在都开上宾利了，看不
出来，一点也看不出来，真是越成功
越低调啊，不得了！
张处长一脸懵逼状，同桌的其

他同学也个个茫然。
何总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光

他那辆车，最低的标配，都要 #""多
万，咱们全市不超过三辆。真是真人
不露相啊，等黄四，不，不不，等黄总
回来，我要好好敬他几杯……
黄四上了厕所，长长地吁了口气，

又在厕所抽了根烟，才回到酒桌上。
何总和张处长还在他们这桌，

而且，奇怪的是，竟然还搬来了椅
子，一左一右坐在黄四的身边。

何总站起来，为黄四斟满酒，然
后，端起酒杯，对黄四说，“黄总，来，刚
才没机会敬你，我先敬你三杯，先干为

敬。”说完，一仰脖子，干了一杯。
黄四受宠若惊地端起啤酒杯，

也一饮而尽。
何总与黄四连干了三杯。
接着，坐在右侧的张处长，又亲

自为黄四斟满酒，黄总，我也敬你三
杯。一边喝，一边大着舌头说，黄、黄
总啊，上次你托、托我那事，没、没给
你办成，真是抱、抱歉啊，你可别往
心里去。今后有啥、啥事，吩、吩咐小
弟一声，保证办、办得妥妥的。
同桌的老同学，一个个端起了

酒杯，敬黄四。
旁边桌子的同学，也一个个端

着酒杯，过来给黄四敬酒。
黄四不知道这是咋了，怎么上

了一趟厕所，回来大家突然都要敬
他，而且个个一脸恭敬？不管他了，
先干杯再说。一杯，一杯，又一杯。
黄四突然又尿急了。
黄四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结结

巴巴地说，我、我去方、方便下。
张处长说，要不我搀扶你一下？
黄四摆摆手，不用。摇摇晃晃地

向卫生间走去。大家一脸崇拜地目
送着黄四摇摇晃晃的背影。
这时，刚才那个保安又走了进

来，大着嗓门说，“我再问一遍，
$%%%%的车主在这里吗？麻烦你赶
紧去移下车，你的车挡道了。”
又是 $%%%%？这么说，刚才没移

走？那黄总，不，不不，
黄四刚才是……？

张处长与何总，
面面相觑。

! ! ! !高中那会儿，大家的弦都绷得
很紧。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即将来
临。
班里有位女同学洁，漂亮而又

高傲，成绩又好，好多男生都喜欢
她。但她就像公主，除了与极少数同
学攀谈之外，几乎拒他人于千里之
外。传说她是中医世家，照理，中药草
木味并不好闻，但她从身旁飘过，总
留下一缕淡雅而又沁人心脾的味儿。
像香妃格格。明人也嗅到过，很

难忘。
这样一个人，不是什么人都能

爱的。偏偏平恋上了她。
平长得平平，成绩也不佳。他竟

然开始悄悄追求天鹅一般的洁了。
别人并不知情，明人是平信赖的朋
友，自然了然于胸。明人断定平是想
吃天鹅的那只赖蛤蟆，注定竹篮打
水一场空。

这天晚上夜自修，大家都较着
劲似的恶补功课，不愿过早离开教
室。闪亮的灯管在嗡嗡地响着。空气
流淌着一种混沌。突然，有人哇地叫
了一声，是坐在前排的洁晕倒了。
大家一哄而上，却抖抖缩缩不

敢动弹。平走近了，轻轻抚起躺倒在
地的洁，让女生帮扶着洁坐下，洁此
时已睁开了眼睛。平则冷静地让人
拿来一杯温水，从囗袋里掏出一袋
白色颗粒状的东西，倒进去，摇了
摇。便用杯沿碰了碰洁苍白的嘴唇，
洁先似乎有一点抵触，之后，舌头不
易察觉地舔了一下双唇。待平将杯
子再凑上时，她开始接纳了。咕嘟咕
嘟的，一杯水下肚，洁的脸色和双唇
也渐渐红润起来。明人看见了，洁向

平送去柔情的一瞥。
不用说，平从此和洁关系非同

一般了。而当时平究竟用的什么神
药，他俩讳莫如深，大家也猜测多多。
明人是平的好友，也不得而知。
猜测最多的是平这把中药粉

剂，据说，是平向洁的爷爷讨来的。
可这似乎太悬，平有何法道能获取
这神药。

还是在多年后平与洁的婚礼
上，平才披露谜底。他是真心爱洁，
未唐突表达，先
默默关注。

洁有贫血
症。而平随身携
带的是一袋砂
糖。

! ! ! !已经是深夜 &&点钟了，小区
显得有点冷清。小区保安严涛走
出门卫室，关上大门口铁门，来回
巡视着。
“涛哥，您好啊！”陶江嘻嘻

哈哈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严涛一时没有转过神来，眼

前称自己“涛哥”的陶江，已和自
己失联两年多了。眼下，陶江不知
从哪里冒了出来，深夜充当不速之
客，严涛不由得引起了疑惑，问道：
“稀客，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严涛和陶江同在一家超市当
过售货员，在一间出租屋里相处
过一段日子。两年前，那家超市
倒闭，严涛考取了保安，在小区值
班，而陶江不告而别，不知去向。
陶江径自走进门卫室，重手重脚
地坐了下来，还没等严涛发问，似
嗔似怨地翻起了嘴皮子：“涛哥，
我可一直惦记着你呢！今天，我是

特地来拜访你，还带来你这个‘业
余音乐家’顶喜欢的流行音乐！”
说着，拿出“随声听”摆弄起来。
严涛忽然想起了什么，若有

所思地问道：“小陶，两年多不见，
你也喜欢上音乐啦？”
“怎么？就许你喜爱音乐，不

兴我也喜欢？我这个‘走音歌手’
也搭着了音乐的神经了。嗳，牛皮
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不但
喜欢中国的音乐，也爱肖邦的《浪
漫曲》、柴可夫斯基的《夜曲》……”
严涛心里清楚，他分明是张

冠李戴，依然是当年胡侃乱吹、信
口雌黄的牛皮鬼。严涛心里隐隐
地感到一种烦躁和不安，微皱着
眉头，浓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久
久地停留在陶江瘦削的脸上，想

搜寻着什么，看出点啥名堂来。
“听音乐吧！”陶江情不自禁

地打了个寒噤，尴尬地笑笑。说
着，拿出“随身听”，揿动了开关按
钮。门卫室顿时响起一阵很嘈杂
的摇滚乐曲声。陶江一会看着门
卫室外，一会看看严涛的表情，一
会故作姿态，随着乐曲笨拙地扭
着身体。
随着动感极其强烈的重金属

音乐，严涛也忍不住晃动起身体，
沉浸在音乐之中。看着严涛的神
情，陶江狡黠地笑着，显出得意的
样子。倏忽，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从
小区里开了过来，停在大铁门后
面。陶江迎了上去，对坐在副驾驶
座上的“光头”眨了眨眼睛，欣喜
地叫了起来：“光头，是你啊！怎么

这么巧，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
我常给你提起的涛哥。”

光头跳下驾驶室，满面堆笑，
亲昵地叫着“涛哥”，并伸手想和严
涛握手，严涛并不理会他。这辆面
包车两个小时前进入小区时只有
驾驶员一人，怎么又冒出个光头来
了呢？保安的职业本能让严涛多了
一个心眼，不由得警觉起来。
陶江和光头一起簇拥着严涛

走进门卫室。陶江伸手在“随身
听”上一动，放大了音量。顿时，
“随身听”里的摇滚乐曲喧嚣的声
浪仿佛要把屋顶掀开似的。“涛
哥，你好好听音乐吧，我去替你开
门！”陶江显得十分殷勤。
严涛知道，陶江是个属算盘

珠的人，拨一拨，动一动，从来不

会帮人做事的，今天一反常态，看
来这里面有鬼！他把陶江往后一
拉，说：“不！我去！”

陶江有些急眼：“这有啥关
系，又累不着我。”说着，用身体挡
住了严涛，自己往门外走。
“走开！”严涛一挥手，使劲推

开了陶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你搞什么名堂？跟我耍心眼，你
还嫩了点！”
严涛打开面包车的门，只见

拆了椅子的车厢里有两辆崭新的
助动车，不无讥讽地说道：“跟我
唱‘狸猫换太子’啊！进小区时装
的是破烂的助动车，眼睛一眨，老
母鸡变鸭，陶江你真行啊！”严涛
咔嚓一声迅速锁
上了大铁门，按
响了报警器，演
出了一出“瓮中
捉鳖”的好戏。

! 为什么要"服毒# $

高考之后，老周的孙子
感到自己考得不够好，老周
的儿子就安慰他说：“考得
不好就复读吧。”有些耳背
的老周听到后大怒：“不就
是没有考好吗，为什么要服
毒，真没有出息！”

! 回到童年 $

老周给我发条微信，说
他昨夜发生件大事，让他年
轻了几十岁，一下子回到了
童年。我有些羡慕又有些纳

闷，于是发微信问道：发生
了什么大事？老周回复道：
昨夜我尿床了！

! !!制 $

我和老周在小饭店里
吃完饭去结账时，我开玩笑
地对收银员说道：“小妹妹，
你看我俩谁最丑就由谁来
结账。”收银员很认真地看
了看我俩，建议
道：“我看你俩
还 是 $$ 制
吧！”

陈抗美

! ! ! !王爷喝醉了酒!昏昏沉沉睡着了!专门管理鞋帽的

小官担心王爷受凉!便在他身上盖了件衣服!王爷醒来

很恼火!便问旁边的宫女"#这是谁干的$ %宫女说"#是

小官替你盖的& %王爷把那小官叫了来!生气地说"#你

这个专管鞋帽的小官来管衣服!超越了你的职权范围!

替我重重地打&%宫女没办法!只得打了小官两记耳光!

然后她说道"#我是个侍从!打耳光也超越了我的职权!

我也该打& %说罢就自己打了好几个耳光!接着她说"

#既然谈开了!让我谈谈透!最该挨打的还是你大王& %王

爷吃惊地问"#怎么是我$ %宫女说"#怎么不是你!因为我

是受你大王的指使才打的!我超越职权是你造成的& %王

爷说"#那么!我是大王呀' %#大王怎么啦$当大王的如果

不讲理!大臣们怎么肯服你!现在我开始打你了&%王爷发

怒了"#慢'要打也轮不到你来打!也要由大臣们来打&%宫

女也生气地说"#打耳光不分地位高低!刚才打小官是我!

如今打王爷也应该是我& %#不行不行!王爷挨打!成何体

统$%说罢就朝花园逃去!兜了几个圈子!宫女还是追上了

王爷!重重地打了他两记耳光&

世相素描


